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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作家采风团进入云南扎西老
街，我感受到了生命实实在在的时间性
与存在感，灵魂也不断地充实起来。

这里是云南威信县扎西老街的黄
昏，天已经慢慢地黑下来了，一条老街的
延伸，漫过扎西民族那古老的传说，神秘
的天灯和星光，夜色中的灵人的起舞，火
把挥动的旋律，穿越一个世纪的时光，我
看见了扎西老街显现在时尚的红军的红
里，那是映山红的红，红军帽五角星的
红，红色党旗的红……这样慢的时空节
奏，扎西老街的韵味、色彩和形态，渐渐
地浮现在另一种历史时空中，一种巨大
的鲜活的时尚感和流行感，仿佛英雄群
雕立体起伏，交相辉映着的红军红，融入
穿斗式的木结构古建筑，那些流畅的线
条、天际线、漏斗光、曲高与和寡，阴阳夜
色里对称的黑白，红紫黄蓝，街道被马帮
和传说洗白磨光的石板，两旁的店铺都
星星般亮起了华灯，那些慢下来的光芒
升腾和闪烁，弥漫过雕梁画栋，在人间灯
火的映衬下，那些丰富的雕刻纹饰，更显
得精致、柔美、典雅、工整、祥和。此时，我
游走的灵魂，融入扎西老街的静谧、神
秘、曼妙，在红军红的氛围里，整座老街
显得格外庄穆和辉煌，宛如一座圣殿。

我走进了扎西小镇的时光深处，放
眼望去，一块刻有“扎西老街”的石牌浮
现于眼前，穿过石牌，扎西老街的历史尘
封烙印，时隐时现，街道蜿蜒起伏，如一
条缓缓流动的小溪，一块块平整的石板，
如洁白的浪花欢唱，层叠分明的石梯，流

光溢彩。古朴的青石板路延伸着，将我引
入悠远的历史长空。

今夜星光灿烂，北斗星指向我的心
灵，仰望和俯视，虔诚与敬畏，扎西老街的
历史遗存、民族风情、人文典故、市井气
息，理想的信念，腾空而起，合而为一，与
走进新时代、奋进新征程的“红军红”，融
为此时新的长征。我追寻着这激情，享受
着这理想，礼赞着这希望，努力地去接近
这红军精神的内在秘密。我独自沉思和行
吟，深入扎西老街红色的记忆深处，追溯
那个烽火连天、狼烟四起的旧中国，那个
叫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亘古传奇。

1935年 2月，中央红军分兵 6路进
入云南威信。红军在行进中，中共中央政
治局于 2月 5日至 9日在威信县境内的
水田寨花房子、大河滩庄子上、扎西镇江
西会馆三地点，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
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三个
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这可不是一般
的日常例会，而是见证了一代伟人毛泽
东革命思想神奇而智慧的民族力量的会
议，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精神的一个历
史节点。如果没有红军扎西会议这个历
史节点，中国工农革命可能还要在黑暗
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扎西会议是遵义会
议的补充和延续，中央常委进行了明确
分工，洛甫正式取代博古在中央负总责，
毛泽东和周恩来负责军事工作，从组织
上保证了毛泽东行使军事指挥权。从此
红军开始变被动为主动，扎西老街见证
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在红军的危急关头，

确立了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的
战略决策，开启了四渡赤水的红军传奇，
使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近百年过去了，我来到了扎西老街，
当年，由一群“泥腿子革命”的共产主义
战士走过的青石板路，令人虔敬。今天，
我古老而年轻的祖国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这变化亦延伸到这眼前的扎西小城。
自从有红军来过后，扎西小城成为中国
百年小镇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特别是
近年来，为增强生态文明意识，丰富红军
长征美学，树立民族自信，坚定践行红军
理想，促进边城的经济文化繁荣，建设文
明美丽乡村，扎西老街经过新一轮的科
学规划改造和人文布局，加大投入了“红
军红”时代的内容，注入新的活力和精神
元素，让原有保留了的四街（上街又叫红
军街、巷子街、龙井街、老街）和九巷（朱
家巷子、晒坝），形成了扎西老街红军街
核心的价值衍生。在这里，人们沿着蜿蜒
的石板路缓缓前行，不断探寻红军走过
的足迹，在长征路上留下的难忘故事，接
受红色文化和红军精神的洗礼。

走进龙井街，有一口水井叫龙井，我
们一行30多人在这里驻留了半天，仿佛
又要发现什么，古井的意象，生命的泉
源，古老的井深，水质的透亮清澈，深深
的历史性、故事性、诗意性，从井口溢出。
这是一口老井，古色古香，与我在很多古
村落见过的水井差不多。我想，在那更远
的年代，扎西的祖先们是如何开掘出这
口井的？这使我充满了好奇。因为哪里有

故乡，哪里就会有口老井。
那年红军到达扎西老街时，就是饮

的这口老井的水，提着井里的水煮饭、蒸
薯、洗衣。清甜可口的井水，滋养了一代
又一代居住在这里的扎西人，也滋养了
红军。这里水井有更深的内涵，蕴含着百
年华夏民族新生命的诞生。老水井由老
式青砖和石块砌成，水井的井台要比街
道高一尺多，井沿和井口比井台更高，水
已经漫过了井口的平面，顺着井沿向外
流淌。

老水井的水来自地底一股汩汩喷涌
的泉水，这股泉水，虽然没有山间溪流欢
畅的跃动，而且有更多的高楼大厦耸立
在它的周围，包围着它，困扰着它，可泉
水的喷涌从来没有停止过，井水也从来
没有干涸过，它缓缓地流淌，默默地释放
着自己的活力与能量。来自千年扎西地
底的这股泉水，虽然没有山间树木和山
岩的保护，但它有不可磨灭的意志，有不
让它消沉的灵魂，所以黑黢黢的泥土压
不住它，相反更激发了它强烈喷发的生
命力。从蓄势待发到喷发流动，从秋天到
冬天，从冬天到春天，从春天到夏天，默
默奉送给人们清凉与甘甜，低调而谦卑
地滋养着人们的生活。

当我缓步走近老水井，看到井口旁
边的一块石碑上刻着两个字：龙井。大家
几乎异口同声叫起来：“龙井！”但很快又
都屏住了呼吸。在寂静中，我听见漫溢出
井口的流水沿着井沿向下流淌的声音，
那是大自然之母流出的乳汁，响着生命

之籁。千年扎西老街深处啊，这口龙井
水，那么清澈，那么纯净，那么透明，清澈
得人们不敢上前去打扰它，纯净得人们
不敢去喝上一口，透明得人们怕去打破
这面照透人心的镜子。过了半天，我突然
一下回过神来，第一个纵身跳上了井台，
对大家说：“这么好的水，来了不喝一口，
会终身遗憾！”于是用双手捧着甘冽清甜
的井水，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大家一窝
蜂似地跳上了井台，同时饮了起来。当大
家走下井台，还沉浸在井水的甜蜜中，重
庆诗人王顺彬激动地说：“这扎西老街的
井，红军喝过，这井应该叫‘红军井’！”我
认为说得对，这井就应该叫“红军井”。

在诗人的心中，扎西的龙井更像“红
军红”的灵魂心泉。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我们一路走一路打听着在“红军井”发生
的故事，我自己也想象着发生在“红军
井”的故事。当时部队的炊事班怕打扰百
姓，在扎西街道的偏角处架起大锅烧水、
煮饭，战士们不停地到井里挑水，差不多
要把一口大水井挑干了，部队首长知道
了，赶忙对挑水的战士们说：“这井里的
水不能再挑了，我们把水井挑干了，老百
姓就没有水吃了。我们到外面找水去，去
赤水河里挑水，把井水留给当地的老百
姓。”于是战士们只在晚上夜深人静时，
老百姓都睡了，才去井里挑水。到早晨涨
起来的井水，都留给了老百姓，白天战士
们就去远处的赤水河里挑水。战士们看
见身体残疾的老人、生病的老人，就主动
去帮助他们挑水，打扫院子，房子漏雨就

帮他们检修。战士们所做的一切，老百姓
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一滴水，一分情，于是扎西人对这支
军队更是敬佩和爱戴，对中国革命的成
功，更有百倍的信心。“红军井”从此打上
了红色标签，成为了人们记忆中的一口
红井。那些从水井的井口漫溢出来流出
去的水，最后都流进了赤水河中。四渡赤
水，是中国革命的神来之笔，是毛泽东军
事指挥艺术的“得意之笔”，是中国革命
经过无数挫折之后走向最终胜利的起
点。由“红军井”到赤水河，诗人的激情想
象再次飞升，神性的寓言，直抵大江大海
的汇涌，长征精神生发的这一条革命的
河流，红色的河流，带着真理、带着革命
的理想信念、带着中国革命不可阻挡的
磅礴气势，永远奔腾不息的河流，也流淌
着无数烈士的鲜血的河流。

“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一生
挚爱着水的毛泽东，正是从治水的大智
慧中，将中国革命带向了成功的彼岸。饮
水思源，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一路走
来，中国革命一路走来，不知被多少这样
的一泓清泉，一汪井水，一条河流滋养
着，赤水河的波澜壮阔、博大胸怀，都来
自这默默奉献的泉水和涓涓细流。现在
依然一年四季不知疲倦地波动着，流淌
着，沁入我们的心底，滋润我们的生命，
荡涤我们的心灵，才使我们的灵魂永不
干涸，才使我们的理想信念永不干涸，永
远在我们的身体里流淌，化作我们的血
液流淌。

一滴水，可以照清月亮的眼睛；一
滴血，可以映出太阳的脸颊；一个红色
词语，可以照亮中国的天空。扎西，就
是这样的一个红色词语。红是中国最
美的颜色，是中国政权的颜色，是中
国热爱的颜色。它象征着无私无畏、
大胆勇猛的赤诚、正义、表达和追寻；
它来自太阳、热血、鲜花和火焰；它感
染着群山、江海、林木和人群。红因此
庄严、神圣、伟大，红因此焕发出动
力、原则和目标。红如同汹涌澎湃的
激情，唯有红，才是江山的骨髓，才是
世代相传的保证。红给了我们启示，红
让我们敬畏。

一

扎西，一个红色词语。读着、念
着、喊着，都会让我们的心跳加快，信
念陡增，仰望抬高，长征中的红军，继
遵义会议后集结在扎西，在水田寨花
房子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
大河滩庄子上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
议；在扎西镇江西会馆召开了中央政
治局扩大会议，三个会议统称为“扎西
会议”。会议改组了党中央领导，特别
是军事领导，决定回师东进，二渡赤
水，重占遵义，扭转了整个战局的被动
局面。这次随“中国著名作家看云南

釆风团”进入扎西，进入到扎西这个
红色词语里，自己就是传承红色基因
的一滴血液，融进了红军长征这条血
管里，与那段特殊岁月一起涌动，仿
佛触摸到了红军生命垂危时那微
弱的脉动，那澎湃的涛声。数条江
河的死结被赤水河这条线解开；罩
在征程上空的阴霾被乌蒙山峡谷里
升起的亮光驱散。中国革命在扎西
这个红色词语里走向胜利的新阶
段。于是，步步铿锵，曙光在前。

二

扎西，一个红色词语。我珍惜这里
的每块岩石，每泓清泉，每棵劲松；这里
每片风的怒吼，每一只鹰的呼啸，每一
道闪电的翅膀，都曾拍动过红色风云。
就连这里的细小蚂蚁，也显红色，在阳
光下，搬动着巨大的真理。

三

扎西，这个红色词语，熔炼出了扎
西品质，铸造出了扎西人格。让扎西品
质和扎西人格融入到长征，使长征精神
与红岩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一
道，把旧中国改造成了新中国。一切都
在开花结果。

四

扎西，这个红色词语，如今多么的
美啊！水绿到门前，松青到山巅，白鹭斜
斜地飞，风光无限。扎西，这个红色词
语，如今多么的静啊！山居的人，像桃花
坐在枝条上，抱着自己的露珠做梦；“扎
西红色广场”上跳舞的人，身段比蝴蝶
的呼吸还软；乌蒙山的鸟鸣，像清泉把

“乌蒙磅礴走泥丸”的诗句，反复擦洗、
擦亮、擦响。

五

扎西，这个红色词语，从此更宽更
大。宽到960万平方公里的激情快要盛
不下了；大到14亿人如同14亿颗星辰，
将天空和心空挤得格外灿烂。从此，扎
西这个红色词语，更红更烫。红得所有
的山谷里坐满了意志和钢铁；烫得在这
块土地上的每一个人，都迫不及待地抱
着太阳追赶太阳。从此，扎西这个红色
词语，站得更高更稳。这个词语点燃的
红色激情，如发动机驱动着前进的车
轮。由此，经济指数比许多山峰都高；由
此，这个词语是包含着速度和质量的词
语，节节升高的词语，比许多词语都站
得更稳。

六

扎西这个红色词语的身上全是金
子，摸一摸，手上就会产生光芒；说出就
是闪电，说出就是飞翔；多少人在挨着
这个词语做梦，多少人在跟着这个词语
发亮。因为这个词语汹涌，赤水河才从
它的面前滔滔流过；因为这个词语崇
高，乌蒙山才在它的身后更加巍峨。红，
江山在红。

七

扎西这个红色词语，让我们认出
了黑暗，我们不相信，太阳会被黑色
的担架抬走。泰戈尔说：“信念是个
鸟儿，黎明还是黝黑时，就啄着曙光
讴歌了。”我们矮过，是你让我们高
了起来；我们错过，是你反复把我们
校正。被赤水河冲击后的我们，残留
在骨缝里的杂质已被洗掉，我们的
骨头重新“嘎嘎”作响；被细若神经
的乌蒙山小路唤醒的我们，信念已
从内心的山坳里冉冉升起！一滴水，
让我们用尽一生去思源；一滴血，让
另一枚太阳通体灿烂；扎西这个红
色词语，自带中国红，红得很正。我
们在红中，红到永恒！

老街中的红军井
田禾

扎西，一个红色词语（散文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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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发对云南的诗性表达
——“全国著名作家看云南”第三期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 秦明豫 文/图

“全国著名作家看云南”系列文学采
风活动于日前成功举行，来自全国的15
位作家在4天时间里前往云南陆军讲武
堂、扎西会议旧址、昭通大山包等地调研
采风，留下了诸多关于云南的诗性表达。

作家团的昆明、昭通之行，既是激
发创作灵感、体验宣传云南的过程，同
时也起到了创佳作、共发展的多赢效
果。在出发前举行的座谈会上，作家团
成员围绕“云南印象”畅谈了自己的所
见所思所感。

诗人作家梁尔源来自湖南，湖南与
云南都是“南”，他最喜欢的一首歌是《彩
云之南》，其创作者就是湖南人何沐阳，
湖南与云南在红色文化方面有诸多共同
点，梁尔源认为，新时代的诗歌不能晦涩
难懂，而是要展示社会变革，深入群众生
活，从而让群众爱上诗歌。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熊育群 36岁从
西藏芒康徒步进入云南，除了昭通，几
乎走遍了云南的山山水水，这次采风
算是把昭通的缘分也续上了。他说：

“云南这块土地与我非常契合，这里有
灵性的山水和人，涌现出许多充满灵
性的艺术家，我认为最好的舞蹈就是
孔雀舞。”

作家团一行来到翠湖畔的云南陆军
讲武堂。1907至 1935年间，云南陆军讲
武堂共培养学生9000余名，平均30个毕
业生就有 1名成为将军，是当时我国军
事学校的典范之一。

新军使用过的武器，革命起义过
程中的机密文件，朱德考入云南陆军讲
武堂时与步兵科同学的合影，叶剑英以
最优等成绩毕业获得的毕业证书……
珍贵而鲜活的史料依次划过作家们的
眼帘。对于拥有 42年军龄的作家曹宇
翔来说，这次采风更像是一个主动接受
教育的过程，朴实勤劳的人民对他的
教育，山川大地的包容对他的教育，革
命先辈的家国情怀对他的教育。曹宇
翔说：“纪律与服从是打胜仗的关键，
今天的幸福生活都是讲武堂先辈们用
热血换来的，这种心怀天下的家国情
怀将化为创作动力和灵感，引领我不
断前行。”

作家团一行来到昭通市威信县扎
西镇。1935年 2月，中央红军长征首入
云南集结扎西，举行了在党史、军史上
具有重要意义的扎西会议，会议改组党

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推动中国
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

扎西镇庄子上村民小组曾是当年
红军举行政治局会议的地方，位于河谷
地带的庄子上村，依山坡而建，干净整
洁，随处可见的红色墙画昭示着那段感
人至深的长征岁月。沿红军当年走过的
山路蜿蜒行进，这让作家田禾仿佛看见
主席与红军战士们途经此地时的鲜活
画面。田禾声音洪亮甚至有些颤抖地
说：“当地老百姓的善良伟大令人动容，
他们把最后一捧米、最后一床被送给了
红军，有的还把唯一的孩子送去当红
军，当我看到今天这里的老百姓都过上
了幸福生活，感到非常欣慰。”诗人金铃
子说：“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中国共产
党依然能够打胜仗，长征胜利，解放全
国，之后又回到长征经过的地方，把这
里建设好，让老百姓都过上幸福生活，
这是一种怎样的使命初心，又是一个怎
样的伟大壮举？”

作家团到昭通大山包和彝族六祖文
化广场参观，感受自然生态与民族文化
的相融共生。连绵不绝的大山包，如绿毯
般延伸至天际，奇绝壮美的高山峡谷，云
舒云卷，令人遐思。站在观景台前，作家
们甚至能感受到风吹过护栏时产生的震
动，感知到风经过松林时沙沙作响的轨
迹，这些来自大自然的声音持续撩拨着
他们的创作神经。作家吴少东来自安徽，
安徽有黄山，不乏云海、奇松、怪石，但在
吴少东眼中，昭通大山包的景致包含了
更多元素，不但有高山、草甸，湿地、黑颈
鹤，还有奇峻的峡谷风光，这是他此前不
曾见过的。

在距离昭通城区 10公里的六祖文
化广场，昔日 6位彝族先祖曾在此地取
水分支，将灿烂的彝族文化开枝散叶，
现如今，这里已成为昭通市集彝族文
化、生态美食、彝族歌舞、特色客栈等
于一体的文旅融合新地标。在中国诗
歌学会秘书长王山看来，彝族六祖文
化和大山包是民族文化与自然生态相
融共生的典型代表。当地人的勇敢与
无畏，笑看人生的幽默，敢担当的鲜明
个性，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文的，这些
都能够依次串联，成为此行激发作家
们抒写云南的一盏明灯。

“全国著名作家看云南”系列活动第
三期在行走与思考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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